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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引入社会记忆理论，阐释档案编研的社会

记忆属性，并探讨其记忆建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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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思潮和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历史观由“阶级斗争史观”、“王朝体系史
观”演进为以人为本的“全球历史观”与“社会史观”，传统历
史研究中对宏观大事、帝王将相的研究扩大为对日常生活、
妇女孩童、底层人物、突发事件等微观层面的研究。历史观的
演进，必将对现代档案观的确立产生深远的影响[1]。在这一历
史背景下，“档案记忆观”应运而生，成为继“档案文件观”、
“档案信息观”与“档案知识观”之后的又一重要概念。社会记
忆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更是方兴未艾，本文试图探讨档案编

研的社会记忆属性及其建构功能。
一、社会记忆理论的提出
记忆（memory）一词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神话记忆女神
的名字。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对记忆的解释可以归纳为四
种：记忆中对过去事物的意象和印象；对所学习和经历事物

回想或重视的能力或过程；进行记忆的状态或事实；保存释

放信息的计算机装置或组成部分。《辞海》中解释为记忆是人
们对经验的识记、保持、应用过程，对信息的选择、编码、存储
和提取过程。李伯聪在《选择与建构》一书中指出：“所谓记
忆，首先指的是信息存储过程。……还有一点应该强调指出
的是：提取过程不是存储器中信息的单纯恢复或再现的过

程，而是一个重建或建构的过程。[2]”由此可见，记忆不仅是一
个信息存储过程，而且是一个选择和建构的过程。
“社会记忆”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集体记忆”演变而来的。哈
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用于研究在家庭、宗教群体
和社会阶级环境中，过去是如何被记住的。《论集体记忆》一
书中指出：“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记忆的集体框架也不是

依循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原则而建构起来的，记忆是根据现

在的观念、需要和利益对过去进行遗忘与再现的主观建构活
动[3]。”美国的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在接受“集体记忆”理论
的基础上，将“社会记忆”概念引入了社会学，他在《社会如何
记忆》一书详述了什么是社会记忆，社会如何记忆的问题。社
会记忆的提出颠覆了传统记忆观，认为记忆是社会建构的过

程和结果，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对所获信息进行编码、储存和
提取[4]。社会记忆的深层内涵是人类的社会实践能力和本质
力量对象化结果的凝结、积淀和破译、复活的双向活动，是实
践主体对历史进行确认、保存、占有、延续的内在机制[5]。
二、档案编研的社会记忆属性
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过去是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

也就是说，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取决于当时的愿望、利益、信
仰、兴趣等，并由此重构记忆。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有多真
实》一文中对回忆的真实性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6]。曹喜琛在
《档案文献编纂学》中指出：“一部汇编从选题、选材、加工、编
排到注释、加按、作序等各个环节，都必然会体现出编者的政
治观点和思想倾向性。”在编研过程中，编纂者根据当时社会
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和他自己的价值取向、利益关系选取符
合要求的材料。台湾学者王明珂认为文字史料不能简单地视
为“客观史实”的载体，而是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
会权利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7]。由此可见，档案编研是有目
的、有意识的社会记忆建构行为。束之高阁的档案不能发挥
记忆建构的功能，档案信息必须经过深层挖掘才能被社会公

众所熟识，档案正是构建这一功能的最好手段。
三、档案编研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
1.档案编研具有传递、整合社会记忆的功能
“档案是机关、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保
存备查的文字、图表、声像及其他各种方式和载体的历史记
录。[8]”因其产生在时间上的阶段性，形成的分散性，并且在产
生和保存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必须对这些零散而庞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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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档案进行编研，整合其中的信息资源，促进社会记忆的完

整和深化。从文化发展史来看，一些重大的文化创造无不与
档案编研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子集商周档案之大成，编纂了
《六经》，传承并整合了当时社会的思想，建立了完整的儒家
学说体系，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石。先秦孔子，汉代刘向、刘
歆父子，西汉的司马迁，东汉的班固，唐代的刘知几，宋代的

司马光，清代章学诚等的文献编纂成果，为后人研究历史、记
忆过去、传承中华传统文脉奠定了基础。譬如《资治通鉴》整
合了 16朝 1363年的历史，司马光从“简牍盈积，浩如烟海”
的史料中搜集、整理、鉴别、选用准确可靠的史料进行编纂，
“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广泛地选取杂史、小说等史料，“宁失
于繁，勿失于略。”其内容丰富而深邃，给我们完整地再现和
记忆了那段历史[9]。

2.档案编研具有选择、强化优秀社会记忆的功能
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一向被我们认为是相当“个人

的”记忆，事实上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一个社会组织或群
体，如家庭、家族、民族、国家等，都有其集体记忆并以凝聚人
群，而档案编研则具有选择并强化这一记忆的功能。今年是
中国共产党建党 90周年和辛亥革命百年，全国各省、地、市
档案局及历史专家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馆藏资源，编撰一

批具有地方特色和教育意义的作品。作为革命圣地的浙江省
嘉兴市深入挖掘重大党史事件资料，编研出版了《红色印
记—嘉兴革命历史遗址遗迹图鉴》和《中共嘉兴历史 90年
纪事》；辽宁省鞍山市档案局联合市委组织部编辑出版画册
《鞍山红色记忆》。此外，还有很多的历史文献纪录片，比较形
象直观地引领我们回顾了这段特殊的历史。如《伟大的道
路———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党史宣传资料；《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收录研究著作
30种，34分册，总计约 1400万字。内容涉及辛亥革命的百
年记忆与诠释，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研
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人、商团和商会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精
英文化研究等。

3.档案编研具有补正社会记忆的缺失和偏差功能
人们的记忆往往是不完整、不系统的，并且记忆总是伴

随着忘却。怎样使人们真实地记忆过去并传承未来，档案编
研是很好的解决措施。档案编研可以广泛收集社会上留存的
资料，通过深度挖掘，使尘封的人物和事件鲜活起来，填补记

忆的空白和缺失。例如，人们以前对清朝的记忆主要来自影
视和野史传说，很多都是歪曲事实真相的，随着 1000多万
件大内秘档的公开，特别是档案文献纪录片《清宫秘档》的播
出，使很多清史谜团大白天下。金铁木导演的历史纪录片《圆
明园》根据清宫档案记录和绘画，运用数字化技术，把从
1707年建园到 1860年英法联军毁园的历史全过程逼真地
显现出来，将圆明园这座惊艳绝伦的“万园之园”呈现在观众
眼前，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圆明园。
可见，档案编研在社会记忆的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档案工作者要以“珍藏社会记忆、保护文化遗产、弘扬社
会文化”为目标，以“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
为宗旨，通过各种途径发挥档案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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